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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沈阳第一监狱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育新路三号，由原沈阳第一、三、五监狱合并重新组建，于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整体搬迁至此，是辽宁省非法关押和最严重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多年来，监狱根据“上级邪党”的指示，为实现其“百分之百”“转化率”，采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


下面的迫害案例只揭露出了法轮功学员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的冰山一角。


一、董钦飞被绑老虎凳、强光灯烤、电击、灌辣椒水，奄奄一息时被强制按手印


二零零二年三月，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法轮功学员董钦飞在流离失所期间遭抚顺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枉判十三年；二零零


三年十月，他被劫到沈阳第二监狱迫害；二零零七年末，又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十二监区继续迫害。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晚七点二十分左右，董钦飞被狱警刘发利、梁玉柱、犯人王威、黄辉拖到黑屋里，被戴上手铐脚镣，绑在老虎凳上；老虎凳前放着电视，他被四个强光大灯烤着，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稍一闭眼，就被电棍电击；期间不给吃喝，还被灌辣椒水。


七天后，董钦飞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时，狱警刘发利按他的手，在狱警早已写好的所谓 “悔过书”上按下手印。


二、李尚诗长期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吐血而死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盘锦市兴隆台区法轮功学员李尚诗被绑架，后被枉判十四年。


二零一零年六月，在沈阳第一监狱，他被狱警用电刑、长期关“小号”折磨；当时监区队长董贺轩伙同狱政处长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李尚诗等三名学员实施饿饭、不给吃饱，不允许家人探视。


二零一二年八月，监狱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转化”任务，李尚诗被劫到高戒备监区强制“转化”，多次残酷折磨，数次被“熬鹰”折磨，最长的一次被铐在老虎凳上，连续“熬鹰”十七个昼夜。高戒备监区坏的出名的杂役犯人孙有才使用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李尚诗。为了折磨被铐在老虎凳上的人，孙有才发明了一种阴损的手段：强行脱光人裤子和内裤后，用刷厕所便池的硬毛刷刷人的肛门，待出血时，用辣椒油拌上清凉油（也可能是风油精）涂抹在人肛门伤处，在别人的痛苦嚎叫中，孙有才寻求刺激。


有一次，李尚诗被手脚抻开固定在地环上，杂役犯找来棱角分明的石块，不断塞到他身下。寒冷的冬季，他被绑在有水的冰冷地面上长达一个多月。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尚诗在高戒备监区突然大量吐血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三、耿春龙被多次关“小号”、强光灯烤眼、毒打、电击折磨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三十岁的大石桥市虎庄镇前台村耿春龙被营口市公安局绑架，被枉判十年后，被劫到瓦房店市监狱、抚顺市青台子监狱迫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他又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七监区迫害，多次被关“小号”。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刚从“小号”出来的耿春龙被七监区大队长路明、狱警王成吉、姚廷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锁在铁椅子上，逼迫他写“转化书”、“保证书”等五书。


小黑屋门、窗用黑棉门帘挡住，锁在铁椅子上的耿春龙被一个强光灯照烤眼睛。狱警指使犯人耿博洋、程国新、丁一轮流打他的脖子、拳打肋部，几小时专打肋部一个地方，打累了轮班睡觉，睡醒再来折磨；路明、王成吉、姚廷卫轮番用电棍电耿春龙八、九个小时，耿春龙两手背、小腿肚子被电糊、肿胀；有的地方被电成大水泡，水泡破了往出淌水；犯人程国新也拿电棍随意电他的脖子、脑袋。


四、朱长明被毒打、电击、绑老虎凳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春末，三十七岁的东港市法轮功学员朱长明被东港市法院枉判十三年。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转下页）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毒打





董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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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已经有40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接上页）日，朱长明被劫到沈阳大北监狱第三监狱九监区迫害。一天晚上，狱警指使杂役犯孟繁明、杨林把他弄到储物室。朱长明被踹倒后，再用塑料水管抽打后背数十下，后背被打成黑紫色，睡觉只能侧身，不能平卧。


二零零七年四月中旬，朱长明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九监区。因坚定信仰不“转化”，监区长高正魁把他叫到楼上办公室；全监区十来个警察都在屋里，教导员张戈拿着约一米长的电棍电击朱长明的手、嘴和头；朱长明被电倒后，其他大小队长六、七个人就围上来用脚踢，张戈电了一会儿再交给监区长高正魁、大队长孙福庆，再轮流电。


二零一二年三月，监狱长王文武指挥教育科、各监区狱警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强制转化”，开启了第一监狱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邪恶时期。三月十四日，教育科狱警闫天翔伙同十监区狱警和四、五个犯人，把朱长明强制绑上老虎凳，关进了一间黑屋里，四面窗户全都用黑布挡住；眼前不到两米远的地方，放上一台大电视，里面播放着污蔑法轮大法的造假录像，音量开到最大。两个狱警带领六个杂役犯人三班倒轮流监视，不让朱长明睡觉、不让闭眼，二十四小时强制“观看”污蔑法轮大法及师父的录像，连续三天两宿。


五、冯云刚被电击、绑老虎凳酷刑折磨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原锦州市铁合金有限公司法轮功学员冯云刚被锦州市公安局绑架，十二月二十七日被锦州市太和区法院秘密枉刑五年；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冯云刚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第十九监区迫害。


冯云刚被狱警金旭、徐博文等人使用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他被绑在老虎凳上，手、脚、腰都用铁夹子夹住；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长时间被绑在老虎凳上的冯云刚腿、脚高度肿胀，从老虎凳上被放下来时，已不能走路。


六、郭春占被酷刑折磨致牙齿脱落、皮肤坏死、多种器官衰竭，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兴城市围屏乡茶家村法轮功学员郭春占被兴城市高家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枉判四年。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郭春占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一监区迫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晚上，在“严管队”郭春占被关“小号”十二天、遭毒打、戴刑具被铐在老虎凳三天三夜，脚被杂役犯弄伤。三月二十三日，狱警大队长吕维国带着几个狱警把郭春占叫到了楼上办公室，操起电棍开始电击他；在屋里的警察也一同下手，从头到脚电了个遍，电了很长时间；直到郭春占被电的不能动弹，再用手铐铐上，用布勒住嘴，押回“严管队”。到了“严管队”后，扒掉内外衣，戴上刑具，铐在老虎凳上三天三夜。后又被关“小号”四个多月，期间又被两个监区队长用电棍电击全身。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郭春占从“严管队”回监区。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狱警副大队长吕维国把郭春占的嘴用白色帆布袖标塞住，再用胶布封住；等把嘴里的东西拿掉时，郭春占满口牙齿松动，上下牙床长起了血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郭春占被弄到门窗事先用黑布遮挡的提审室里，两个管事犯人把他按在铁椅子上，铐住手脚，吕维国用电棍电击，有时用一、二根电棍，有时用多根电棍一起电，这样一直被电了三天三夜，他的左手心、手指肚被电击成两半，右手背被电焦糊。除了恶徒们吃饭，电棍充电外从不间断；这期间恶徒们还用电灯泡照眼睛、用小太阳烤脸、冷水浇头、野蛮灌食等手段折磨，还用硬质饮料瓶灌上水击打脑袋。


第四天，吕维国指使犯人王刚把瓶子灌满开水塞入郭春占的后背，两手往后按着郭春占使后背皮肤与开水瓶紧密接触，瓶子里水凉了再换另一瓶，两个热水瓶轮换着烫，烫的时间长短、烫到什么程度，由吕维国掌握。犯人把装满开水的热水袋塞入郭春占的屁股底下烫十多分钟，然后又把灌满开水袋子塞入，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罢手。郭春占的后背、臀部、肛门、股沟等处皮肤全被烫烂。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郭春占从铁椅子上被放下来时，已不能走、不能站、不能蹲，大小便失禁；奄奄一息的郭春占被送医院，经救治后，被直接背回监舍；赤裸着身体趴在床上，不能翻身，这一趴就是两个多月。郭春占两手肿的象皮球、手指不能动弹；吃饭得靠人喂、大小便靠人搀扶，背部与臀部淌着脓血，床单、被子上粘的全是脓血、烂肉；换药时大多数由看管的犯人给换；有时医生过来看看，让看管的犯人用螺丝刀起结痂，还说给你做手术；每剥掉一次都是血肉模糊。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坐不下、站不稳、走不了、伤口还没有愈合的郭春占被押送到十九监区（高戒备，“严管队”前身）严管；十月三十一日，监区长宋长德把郭春占叫去办公室让他“转化”；郭春占拒不“转化”，被包夹犯人毒打，又被铐在老虎凳上。包夹犯人孙有才，不但大打出手，还用风油精抹眼睛，用棉签通鼻孔，用打火机擀肋骨，用约束带死勒心脏部位。


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郭春占走出监狱时，后背皮肤坏死、牙齿脱落、出现多种器官衰竭。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三点，五十多岁的郭春占含冤离世。


七、奚常海被折磨瘫痪，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沈（转下页）





     


     











酷刑图：锁铁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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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接上页）阳市沈北新区财落镇财落小学体育教师奚常海在家中被沈北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后被沈北新区法院枉判十一年；二零零九年，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奚常海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在控告状中他描述了在监狱里受迫害的情况：


二零零九年，我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城，刑期十一年。从此，我在那人间地狱般的环境中度日如年，饱尝了冤狱之苦。在监狱中，长期在黑暗潮湿的监室内，见不到阳光，长期坐小板凳，屁股的肉皮坐破一层又一层，到现在肉皮（皮肤）还高，是黑色的。狱中不许家人接见，后期即使接见了，时间短还有监听，这种高墙内的痛苦，使我的身体严重受损。我被迫害得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梗、肾衰竭、眼睛看不清东西、行走不便等，只好坐轮椅。我曾经几次晕倒在监狱里。


二零一三年，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奚常海得以“保外就医”被抬回家；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奚常海含冤离世，时年六十八岁。


八、刘孝明五次被关“小号”，遭毒打、扔到雪地里冻、刨脑袋酷刑折磨，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抚顺市葛布街法轮功学员刘孝明被恶警绑架，枉判九年后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在九年的冤狱中，刘孝明一直不穿囚服，不背监规，坚决抵制邪恶的一切迫害，五次被关小号；在小号里，犯人往饭里撒尿、吐痰，被毒打时地板条都打断了；一早晨被抬着送严管，他高呼法轮大法好，被用抹布堵嘴，扔到零下二十多度雪地里冻、用脚后跟刨脑袋，当时被刨昏死过去。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刘孝明出狱后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中；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时年六十六岁的刘孝明含冤离世。


九、高雨民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昏死九天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原阜新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高雨民被彰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崔海峰等绑架；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被非法判刑五年，上诉后改为三年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他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在“严管队”高雨民脸被打变形、被电棍电击下肢；被狱警用菱形胶管抽打脑袋。他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野蛮插胃管，造成胃出血；他被施以酷刑，难以坐卧；在第九监区，他被迫害的起不来，只能用两只手撑着身体在地上一点一点挪动；被送到沈阳七三九医院检查，说“胃肠粘连严重”。


二零一七年，在高雨民冤狱结束前两、三个月，他被监狱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昏死了九天。


高雨民出狱时，监狱和阜新市政法委把他劫到阜新市中心医院；半个月后高雨民被接回家。回家半年后，高雨民智力低下如三～四岁孩童、生活不能自理，时而抽搐。


十、王永航被连续十三个昼夜的“熬鹰”折磨


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三十五岁的原辽宁乾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航被绑架；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大连沙河口区法院诬判七年，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被秘密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在监狱二号楼四楼的黑屋子里，教育处副处长阎天翔指使犯人把王永航手脚固定在俗称“老虎凳”的铁椅子上，连续“熬鹰”十三昼夜。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王永航在《熬鹰　七年冤狱中的十三个昼夜》一文中写道：


始终有一个犯人被要求坐在我右前方，面对我，面部距离不超过半米，只要我的眼睛


闭上超过三秒钟，他会采取行动把我弄醒。其中有个叫郑杰的河南籍毒犯下手最重：用拳头或者五个手指聚成锥状，直击我的右肋。


被熬鹰的头三天，他们没有给我饭吃。好在饥饿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干渴和瞌睡。两只高功率的灯泡是专门用来加速干渴的，犯人的拳脚是用来阻止瞌睡的。有一天，内看守杂役趁其他人不在屋的时候，用拳头猛击我的腰部和两肋，巨大的疼痛使我很快疼晕过去。等我有意识后，向刘爽诉说了内看守杂役的残暴。又过了大概一天，内看守杂役退出了房间。


头三天，他们押我出房间去了两趟厕所大便。后来，这上厕所透透气的福利也被取消了，小便每二十四小时允许一次，在凳子上解决。之后的十天，吃的实在太少，竟然一次大便也没有。


门窗被厚帘子堵得严严实实，在屋子里根本无法判断白天黑夜。头三天我还可以通过囚徒们早晨出工和晚上收工的脚步声判断大致时间，后来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每天被允许喝半瓶水，大概250毫升。水瓶被放在眼前的桌子上，我的眼睛往往不自觉地被吸引。


头两天，警察还经常在屋子里和我聊天，提问题，和我辩论。后来屋里的空气太差，他们就很少过来。一天，副监区长陈东安排人在我脸的正前方约一尺远支起一个摄像头，另一端连到警察办公室的电视上。这样，警察在办公室即可以监控我的睡意，据说整个电视屏幕上只有我（转下页）

















酷刑演示：打毒针





王永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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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截至2018年7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11亿。








（接上页）一张脸。而杂役犯人依然在我身边端坐，他捅向我肋部的拳头，摄像头是永远照不到的。


犯人的恶很容易被激发和利用。我被押进黑屋子时，穿了双质量不太好的毛线袜子，每次洗要掉很多绒毛。熬鹰几天后，袜子味道太冲，被他们扔到墙角。在我被折磨到痛苦至极而喊“法轮大法好”时，其他犯人往往拿相对干净的抹布堵我的嘴。那个河南籍毒犯郑杰，每次都要专门找那双臭气熏天的袜子用。本来袜子就臭，长期禁食、限制饮水使我嘴里的味道比袜子强不了多少，再加上循环使用、袜子绒毛不断往嘴里掉，口腔干燥导致吐都吐不掉，给我增加不少苦恼。


熬鹰持续大约六天之后，我眼前不断出现幻觉，开始还能分清哪是幻觉、哪是现实，后来就分不清了。一天，我的大脑出现了真正的空白，我非常努力去思考、回忆，但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甚至连自己是谁、是否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想不起来，一种巨大的恐惧使我精神立即崩溃。据后来犯人描述，当时我大喊大叫着站起来，手铐挣脱开。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布条把我捆绑在老虎凳上，嘴里塞上布团。


我被架出黑屋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走廊里的电子打卡器，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一日。


熬鹰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发烧至40.4度，呼吸困难。次日，陈东带我去监狱卫生所透视，发现胸膜炎症状、两侧胸腔积液至第二根肋骨。


熬鹰结束后两周内，我的脉搏每分钟超过一百次。此前，我的心脏很正常。


熬鹰结束后一个月内，无法正常睡眠，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昏迷状态。


长期端坐老虎凳导致脚踝以下浮肿，发黑。从黑屋子出来后褪掉一层厚厚的死皮。


看到以上的实例，让人不难看出沈阳第一监狱使用的迫害手段，残忍至极。


在此奉劝那些参与迫害者：你们是否意识到你是在被中共利用，打着执法的幌子在剥夺好人的健康、在残害生命，在用中共历次整人运动的最恶毒的手段迫害着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干这些都是天理难容的事。想想真的干完就完了吗？上天怎么会无视这一切的发生。跟着中共残害好人、干些丧尽天良的事，怎能逃得过天理报应？身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前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前中共“六一零”头子李东生、前中共辽宁省长薄熙来、前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中共辽宁政法委头目苏宏章、前中共辽宁司法厅头目张家成等等纷纷入狱遭恶报，更何况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正在等着参与迫害的人。只有停止迫害，将功赎罪，远离邪恶，选择善良，你的生命才有未来。◇








▲沈阳第一监狱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育新路三号，是辽宁省非法关押和最严重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神灵是时时相感相通的，人间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必先垂示于天象，征兆于自然。


 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的掌布乡发现一块巨石，巨石断面惊现“中國共產党亡”6个大字，字体如浮雕，每字约一尺见方，排列均匀，经过专家们考察鉴定，此百吨巨石距今2.7亿年，约500年前从陡崖坠落崩裂，6个字乃天然形成，堪称奇观。这块石头在民间被称为“藏字石”。中共宣传时，故意忽略最后一个“亡”字，称其为“救星石”。


不管中共怎样掩盖，明白人知道，天意就在眼前。中共几十年来靠谎言与暴力维持政权，通过政治运动败坏人心，摧毁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念无存，不分善恶是非，互相残杀，造成在和平时期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特别是，中共这19年来，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罪大恶极，使“天灭中共”成为必然。


“藏字石”，是上天的示警。顺天意，了解法轮功真相，声明退出中国党、团、队组织，不做在“天灭中共”时中共的殉葬品。◇





图：贵州平塘县掌布谷国家地质风景公园门票





天意不可违








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现场中：王进东全身浇上汽油点火后，500度汽油高温中却能稳坐不动，最易燃烧的头发和两腿间盛着汽油的绿色雪碧瓶也完好；警察拎着灭火毯等待王进东喊完似是而非的口号后再盖上等等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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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